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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夏

自古以来，人们就十分喜爱荷花，不但因为她花
艳叶美，“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还因
她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质，
一向被誉为“花中君子”。为了表达喜爱之情，古人还
专为她设立了节日——— 观莲节。观莲节一般在农历
六月二十四(也有的地方在六月初六)，俗谓这一天
为莲花诞辰，简称“莲诞”，又称“荷花生日”。

观莲节历史悠久，据记载宋代时已很流行。过去
每到此时，荷花盛开，在许多有湖湾河塘的地方，人
们呼朋唤友，荡舟荷塘，观莲赏荷。这一节俗活动，在
苏州最为盛行。据宋范成大的《吴郡志》记载：“荷花
荡在葑门之外。每年六月二十四日，游人最盛，画舫
云集，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
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苏人游冶之盛，至是日而
极矣。”清人邵长衡在《冶游》诗中也写道：“六月荷花
荡，轻桡泛兰塘。花娇映红雨，语笑熏风香。”明人张
岱在《陶庵梦忆·葑门荷宕》中则更生动地写了亲眼
所见的观莲节赏荷盛况：“天启壬戌六月二十四日，
偶至苏州，见士女倾城而出，毕集于葑门外之荷花
宕。楼船画舫至鱼艖小艇，雇觅一空。远方游客，有持
数万钱无所得舟，蚁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观，一无所
见。宕中以大船为经，小船为纬，游冶子弟，轻舟鼓
吹，往来如梭。舟中丽人，皆倩妆淡服，摩肩簇舄，汗
透重纱。舟楫之胜以挤，鼓吹之胜以集，男女之胜以
溷……靡沸终日而已。”

除了赏荷，古人还有观莲节食莲荷美食的习俗。
唐朝时，人们在观莲节这天吃“绿荷包饭”，就是用鲜
荷叶包着蒸的米饭，吃起来有荷的清香。唐代文学家
柳宗元在《柳州峒民》一诗中写道：“郡城南下接通
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
墟人。”宋朝人喜欢将莲花瓣捣烂掺入米粉和白糖蒸
成莲糕，在节日这天食用。明清时则时兴节日这天饮
用莲花瓣酿制的荷花酒。

古代的观莲节主要盛行于江南吴越一带。在北
方，有些地方也有过观莲节的习俗。如在北京，过去
每到农历六月二十四这天，荷花市场、什刹海等地人
声鼎沸，许多游客都前来游览赏荷。一些文人雅士常
登临什刹海附近的楼亭酒肆，边赏荷边饮酒、品茗、
作诗。清人顾禄曾写道：“是日，又为荷花生日，旧俗，
划船箫鼓，竞于蓟门外荷花荡，观荷纳凉。”用京城土
话所编的《北京俗曲十二景》中云：“六月三伏好热
天，什刹海前正赏莲，男男女女人不断，听完大鼓书，
再听十不闲。逛河沿，果子摊全，西瓜香瓜杠口甜，冰
镇的酸梅汤打冰乍。买了把子莲蓬，回转家园。”

除了民间，皇家也在这天观莲赏荷。如在清代，
每到观莲节这天，乾隆皇帝和嫔妃们都到颐和园避
暑赏荷。同时，他也常在这里招待被选拔上来的大臣
们，邀请他们一起赏荷观光。在以范仲淹的诗句命名
的“景明楼”前，他还常告诫大臣们要效仿莲之高洁
清廉。

在泉城济南，过去每年荷花节要举行两次。一次
是农历六月二十四，称作“迎荷花神节”；另一次是农
历七月三十，称作“送荷花神节”。

农历六月二十四，正是大明湖上荷花盛开时
节，游湖的人们盛装打扮，熙熙攘攘地前来湖畔赏
荷。有的租一条小船划着，悠然穿行于荷花丛中，
任凭荷香染衣，绿浪拂面；有的携妻带子，全家乘
船游湖，把一腔欢乐、一腔游兴尽付盛开的艳荷
中；还有的呼朋唤友，提酒携菜，畅饮于荷间柳下，
陶醉在湖光水色之中……赏荷归来，游兴未尽，许
多人还要买上几枝滴着水珠的荷花，回家供在案
头，让全室飘满荷香。

七月三十的“送荷花神节”，又适逢“盂兰盆会”，
游湖的人特别多，比“迎荷花神节”更为热闹。对这一
天的繁闹景象，清代的《历城县志》这样写道：“七月
三十日各庙邀请善男信女，集资扎船，打醮诵经，燃
灯焚船，以度孤魂。是日大明湖中游人麇集，船只增
价，为游大明湖赏荷花最终之日也。”

迎“荷花神”也好，送“荷花神”也好，这“荷花
神”总得有个具体对象。具体对象是谁？谁也说不
清。于是，为了表示对荷花的喜爱和尊重，清代一
些济南文人特意把宋代济南籍的女词人李清照请
出来，担任“藕神”(即荷花神)，并在湖畔建藕神祠
供奉她。

如今，济南大明湖仍年年举行荷花节，只是时间
并不限定于六月二十四和七月三十这两天，而是荷

花盛开的连续多日，观莲
赏荷的内容也更为丰富
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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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杰

邵燕祥先生“睡中安然离世”，这是
上苍赐予一个善良的人最该得到的善
终。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报
社副刊做编辑，负责杂文、随笔类文章的
约稿、编版。那时候的主要联络工具就是
写信，约稿靠写信，过年过节互致问候靠
写信，平时的沟通联络也是靠写信。虽然
写信的形式相对迟缓，有时一来一往十
几天就过去了。但写信的好处是只要晓
得对方大体差不多的通信地址，如单位、
街道门牌号，甚至熟人，即便收信人不在
单位，甚至已经调离或退休，转来转去，
总有转到收信人手里的那天。当然也有
杳无音信的特殊情况。

开始与邵燕祥先生联系，并没有他
的具体地址，只知道先生在《诗刊》杂志
工作，就试着写了一封信寄到《诗刊》，随
信附上几期样报供其参考。信的大意，一
是冒昧写信打扰，敬请谅解；二是给我们
创刊不久的新报尤其是副刊提出宝贵意
见；三是如有可能恳请先生赐稿。这封信
真的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思寄出去的，先
生收到当然好，能够回信更好，若是能赐
予大作那是最好。

虽然寄予希望，却又不敢抱有厚望，
每天到了取信的时间便迫不及待去找有

《诗刊》或邵燕祥字样的信封，一天又一
天……邵燕祥先生以诗立于文坛，在经
历了数种磨难之后，到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杂文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犀利而柔润
的语言风格，简约而意味深长的字斟句
酌，诗人的豪情与杂文家的真情跃然纸
上，凝结作者饱经风霜、坎坷曲折、豁然
达观的人生态度。其实，那时候对邵燕祥
先生了解不多，为了工作读了他刊发在
报纸杂志上的每一篇杂文、随笔，也试着
读了先生早年的一些诗文，诗人、杂文家
是定格在我脑海中的邵燕祥年轻、富有
激情的形象。约在10天后，我收到了邵燕
祥先生的回信，信封是《诗刊》的，先生用
笔划掉又写上自己家的具体通信地址。
有点小激动，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信笺
是《诗刊》社的，先生竖版行楷，字体美
秀，展信阅读：
许志杰同志：

屡承约稿未报为歉。赠报收到。即去
贵阳开杂文笔会，行前编辑旧稿，有八五
年作一篇，当时寄北京日报未发，看看至
今尚未全失去现实意义，特抄请一阅，可
用则供补白，不适用亦勿为难，掷入纸篓
即可。同为编辑，甘苦两知。匆祝编安

燕祥 五月二日
先生似意犹未尽，又附几语：贵副刊

有释“半老徐娘，风韵犹存”一文，字里行
间似有旧时代里妇女或妇女上了年纪就
不该“打扮”的余绪。

先生读报细致。赶忙找来报纸查看，
果真有此一文，确如先生所说文章立意
有悖“现代”之意。

这是我有幸收到邵燕祥先生的第一
封来信。短短数语，暖我心田，信息量丰
富，既有先生的大作，又有去贵阳开笔会
的行程，还有对本报文章提出的看法，先
生之行事风格与行文格调着实一路，文

如其人也。趁热打铁，先生的大作很快见
报，寄去样报，附上再次期盼赐予大作的
信件。很快，邵燕祥先生的第二封信如我
心愿翩然而至，话不多：

许志杰同志：你好。信悉。最近特别
忙乱。约稿事当谨记，如能写出适用稿
件，当奉上。

但是，让我幸福不已的是邵燕祥先
生亲自抄给了我几位杂文家的通信联系
地址，这几位杂文家是严秀(曾彦修)、牧
惠(林文山)、朱正、刘征、谢云、蓝翎、舒
展、吴国光。我的天，这几个人可是我多
方打听而不得的著名杂文家，真的是梦
寐以求，这就像一张秘密联络图，一下子
把我们的作者队伍壮大起来。按照邵燕
祥先生的指引，逐个给他们写信求稿。一
传十，十传二十，后来这些先生也给介绍
名家，如罗竹风、刘绍棠、冯英子、何满
子、公今度、章明、魏明伦、陈村、戴厚英、
池莉、忆明珠、陈小川、米博华、李庆西、
李育杭等，加入到我们的作者队伍中。

有了这样美妙又顺畅的开局，与邵
燕祥等先生们的交往逐日频繁，大家与
名人的光环，也随着以工作为基础的“规
定动作”，渐次融化到以个人私交与情感
往来的日常中。邵燕祥先生去烟台，先写
信告诉我一声，谓之到了“贵地报个到”。
牧惠先生路过济南执意不下馆子，要到我
家里吃酒。我到北京拜访蓝翎先生，他领
我在人民日报的大院里参观，认识了与
我差不多年龄的钱宁等写作新实力派。到
了邵燕祥先生家里，拿出一块山东产的红
丝砚，走时先生给了一包西湖龙井。与邵
燕祥先生的通信不再局限于“稿”里。有一
次，先生写信给我介绍一位叫做高旅的
作家，询问高先生有作品可否在齐鲁晚
报发表。先生的信是这样写的：
许志杰同志：

曾任香港文汇报主笔的高旅先生
(国内三联曾出过他的杂文《持故小集》，
花城也出过历史小说《杜十娘》《今宵酒》

《玉叶冠》等)。有一篇十万字左右的连载
小说《野山胡桃》，写一旅外同胞回国探
访抗战初期参与抗战活动的旧地，往日
情怀，今日行踪，交叉写来，心态如绘，我
们国内写游子归来之类题材者，似都未
及此深度。作者问国内可否出版或发表，
我想这类题材也许在报刊连载更好，想
起你曾说约稿，我将复印件寄请一阅如
何？

高旅和冯英子先生是老战友，都是
苏州一带人，抗战前即相熟，后同时从事
新闻工作有年。盼复，祝好

邵燕祥 九月十六日
后来高旅先生大作未能刊出，我怀

着十分抱歉的心情给先生写信，吞吞吐
吐说出这一“实在不好意思”的结果。邵
燕祥先生闻知只说了三个字：我理解。

邵燕祥先生的三封信都是1988年写
的，32年倏然而过，当年的先生不过55
岁，正值创作旺期，字也遒劲有力，竖版、
繁体、连贯、干净。先生用信笺不是很讲
究，看上去好像抓起书桌上一张纸就写。
对纸笔砚墨随意取用，书信内容却如先
生的诗文，用字讲究，意味悠长、幽静、隽
永，有一种淡淡的潜移默化，似长辈轻轻
拍着你的肩膀，跟你说着一个入心入耳
的小故事。算我走心，当年包括邵燕祥先
生等学界名家的信函都珍藏了下来，心
静时，轻手展来，字品句读，总有一些感
动和收获激励着自己。有些遗憾的是，当
时报纸还在使用铅字排版，原稿要送印
刷厂供捡字师傅用，致使先生的很多手
稿被当作废纸一扔了之，一笔宝贵的文
化财富被吾辈随手抛弃，进入电子信息
时代愈加感觉纸质文品的珍贵，损失不
可挽回。

最后一次见到邵燕祥先生是2016年
6月，在一位杂文家的追悼会前，我们互
致保重，没说什么话，请人用手机拍了一
张合影。先生那时83岁，身体硬朗，坚持
思想与写作，眼里充满睿智，一脸和气，
是位善良的智者。一别四年余，经常读到
先生在《随笔》杂志发表的作品，很是欣
慰。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一本先生亲笔
签名的《日神在左，酒神在右——— 邵燕祥
自由诗一百首》，毫不犹豫拍下。过了几
日，又收到一部邵燕祥著《我死过，我幸
存，我作证》，却不晓是哪位高人所赐。先
生仙逝的前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拿起这
本书，想起书的不明来历，还幻想是不是
邵燕祥先生亲自或托人寄来的——— 现在
知道，这是先生的普世礼物，值得每个人
去读，去读懂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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